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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很久沒寫東西了，實在是憋不住了，花了一下午時間寫了這個，因為吧裡不少人喜歡斬首，所以我加了斬首情節，至於窒息，等著下次吧，畢竟被人不是很喜歡窒息，不過我下次會加，同時祝論壇越來越好。）





1、最後一夜



秋天是個收穫的季節，但對於一些死囚來說，卻是一個結束的季節，靠近京城西南五百里有一個小城叫做樺南，樺南城城如其名滿是白樺樹，每每秋日，白樹金葉別有一番韻味。



馬倩兒靜靜的依偎在死囚房的一角，瑟瑟發抖，雖然有很多稻草圍在身邊，可是還是無法驅離自己的寒氣，邊上的穆陽已經沉沉的睡去。



這個穆陽也是一個可憐之人，被知府的兒子看上了，非要娶她為妾，可是她卻寧做雞頭不做鳳尾，斷然拒絕了。



知府兒子索性來個霸王硬上弓，想直接強暴她，她一氣之下用花瓶扎死了那個知府的兒子，結果被判了剖腹之刑。



「啊~~啊~~~！」陣陣的淫叫之聲從隔壁傳來，這是金花兒的叫聲，金花兒也冤，本來是個青樓紅牌，在樺南城算是第一青樓紅牌了，可惜，京城來了個老爺晚上要了她，卻不知道得了什麼鳥病，死在了她的肚皮上。



這下好，京城來了口風，要凌遲她，還好這女人總算認識些人。



樺南城的縣令答應她先砍了她的腦袋，然後把身子剁了，算是大卸八塊了，也算給上邊一個交代。



這不，最後一個晚上了對方也來弄點好處，這金花兒也是厲害，一夜數郎，卻會越發的精神，弄的這個死囚牢裡的每個人男人都很滿意，這不，連馬倩兒和穆陽的住處和吃的都有了改善。



馬倩兒不知道什麼時候也睡了，夢裡夢到自己進京趕考居然成了女狀元！



「起來起來！到時候了，還做什麼美夢！以後你們可以永遠睡下去了。」一個冷冷的聲音把馬倩兒叫醒，原來天已經亮了，這是她們最後的一天了。



三人被推上了三個囚車，死囚特別是女囚，秋天只有一個灰白色的上衣和一個灰白色的麻布燈籠褲，秋風吹來，三人都覺得有些冷，即便是金花兒也沒人敢多加照顧，畢竟這是規矩。



馬倩兒本來是家境殷實，可是自己的弟弟卻好賭成性，最後老爹氣死，老娘上吊，自己還差點被賣進青樓，得了好心人相救給了自己點白銀，本打算好好過日子，沒想到這白銀是髒銀，救自己的人不知道是哪裡的江洋大盜。



這一救反而害了她，這不，說她是匪徒團伙，判了個腰斬。



樺南城不大，城牆也就一丈多高，上邊甚至長了長草，行刑之地就在西門口，這裡有很多高大的白樺樹，每每斬首之時，便會把囚犯屍體和頭顱掛在上邊。



這是新來的縣令的主意，新來的縣令算是個凶人，很喜歡腰斬死囚，特別是女囚，他總喜歡把人斬了，掛在樹上，任其腐爛風乾，或讓鳥、獸、人來搶食。



幾乎所有女死囚都對這個縣太爺恨之入骨，因為縣太爺規定所有死囚行刑之時都要一絲不掛，據說這縣太爺早先就是一個土匪，現在有些老了便花錢買了個官，做了縣太爺。



他和他的師爺還有行刑的劊子手王六，都是一夥的，據說早些年可沒少禍害良家婦女，甚至經常吃些年輕婦女的人肉，這縣太爺最愛吃的便是女人舌頭。



這日很早城西的幾顆老樺樹下邊就站滿了人，縣太爺也不知道從哪弄了大八仙桌放在那，後邊坐著師爺，兩邊是幾個護衛。



死囚先要遊街，快到中午時分，三人被帶到了城西，百姓一陣喧嘩，畢竟很久沒有殺人，而且很久沒有殺女人，更主要的是這三個女人在樺南城可是有名的美女。



金花兒就不用說了，家喻戶曉的青樓紅牌，穆陽是有名的豆腐西施，因為家境不是很好，家裡一直以買豆腐為生。



她自然沒少幫忙，所以有了豆腐西施的美名，至於馬倩兒那個是以前的馬員外的女兒，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據說一般的秀才都比不了。



可惜，一會兒刀斧之下，全部會變成一縷冤魂。



三個女子都跪在了縣太爺面前，有人驗明了正身，縣太爺揮揮手，便開始行刑，也不等什麼時間了，畢竟這是小地方，這個縣太爺還準備回去睡個午覺呢，如果不是很久沒看殺人，並且殺的是三個美女，他根本就不會過來。





2、斬首與肢解



「好，時辰已到，犯婦金花兒……斬。」縣太爺看看下邊跪著的金花兒，說實話這女人可是真有味道，連連服侍了他三個晚上，實在是讓他回味無窮，「啪」令牌落地，縣太爺眼中一陣肉痛。



金花兒看著縣太爺笑了笑，這一笑的那叫一個嫵媚，弄的縣太爺差點下去拿回令牌。



兩個衙役過來架著金花兒到了刑台前，金花兒看看那裡跪著的兩個女人，雖然大家只在一起幾日，她也知道大家都是苦命之人，對兩人笑笑：「兩個姐姐，妹妹先走了，死前能認識兩個姐姐，妹妹這十九年也沒白活，黃泉路上妹妹等著姐姐。」



這時候她的綁繩已經解開，金花兒也沒有什麼反抗，直接脫去上衣和燈籠褲。



「哇！！」



「哇~~」



圍觀者一陣騷動，玉峰翹臀，楊柳細腰，小腹微凸，配上那雙勾魂的雙眼，簡直就是人間極品，所有的男人的下身都立了起來！



金花兒可是樺南城的紅牌，一般人根本找不起，能在這時候一睹這美人的美麗胴體，圍觀者發出一陣讚歎和惋惜之聲。



金花兒笑著看看這些男人，無比嫵媚的一笑：「花兒就這麼去了，以後不能侍候各位爺了。」



說著金花兒便跪在了刑台之前。



「好！！」不知道誰開了個頭，所有人都開始叫好，樺南城沒殺過什麼亂黨，頂多是些男盜女娼之輩，被殺之時都是叫苦連天，那有這般自然。



沒想到這個青樓女子今天卻鎮定到如此地步，如何不讓人佩服。



「哥哥可要一刀砍掉妹妹的腦袋，不要讓妹妹受苦。」金花兒把小腦袋放到了刑台上對邊上的劊子手說道，她早已知道行刑的規矩，所以才這麼一說。



劊子手叫王六，早些年也是個悍匪，聽了這個，哈哈一笑。



「小妮子，不用怕，哥哥剁過的腦袋多了去了，就是大男人的腦袋，只要哥哥願意，也會一刀剁了下來的。」



「那就多謝謝哥哥了。」金花兒說出了她這一輩子最後一句話靜靜的側著腦袋，伸著纖細的脖子趴在了刑台上。



那雪白的脖子和精緻的臉龐和那黑黑惡臭的木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她看上去更加美麗了，連王六這個玩女人無數的人都看的癡了。



金花兒是被一個老鴇子從河邊撿的，從懂事起她只會接客，也只知道接客，她不知道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不過她只能這樣。



她接客接的很好，她也對自己很滿意，至於死，她沒覺得有什麼，也許去了地獄可以做點不用接客的事情吧，也許會繼續接客。



她看看自己腦袋下邊的木台，這個叫刑台的東西就是一個幾尺見方的木頭墩子，木頭墩子不高，已經變成了黑褐色，一個衙役過來把金花兒的秀髮攏到了一起，然後向前拉，這樣既可以把脖子露出了，也可以在剁掉腦袋的時候把人頭提起來。



「金美人，用不用蒙眼睛。」紮著頭髮的衙役說道。



金花兒搖搖頭，又有人過來把她的雙手向後反剪綁好，金花就這樣高高翹著自己的豐臀，那粉色的菊花，和羞羞的小穴全部一覽無餘！



黑黑的陰毛證明她性慾強烈，也給了這個青樓紅牌另外一種美感，圍觀者又是一陣歡呼，有人下邊已經濕了，有些姑娘小姐也來觀看，都覺得自愧不如，不過還是紅著臉看著。



金花兒已經習慣了別人的這種眼神，她等待著最後時刻的到來，縣太爺說剁完腦袋自己會被大卸八塊，然後放在樺樹上示眾，呵呵那有如何，剁了腦袋自己什麼也不知道了，這皮囊別人怎麼做還能如何。



王六吐了兩口口水在自己手上，殺人他沒少殺，殺美人他也沒少殺，在他看來，多厲害的人趴在這裡，那都是一團肉。



「卡嚓！」手起刀落，金花兒的雪白的脖子應聲而斷，金花兒感覺身子一輕，她看到了地上一個雪白的酮體，只是這美人的身體沒了腦袋，腔子裡鮮血噴湧，染得地上的白樺葉，那裡一片血紅，像盛開的牡丹花。



那美麗的身軀抽動著，雙手繃得筆直，纖細的手指想要抓住什麼卻抓不住，變成了緊繃繃的鷹爪裝。



美麗豐滿的長腿不停的蹬著蹬著，蹬的滿腿是土。



金花兒知道那是自己，這王六的刀法果然不錯，剛才刀子落下，只感覺脖子一涼就完事了。



金花兒慢慢沒了意識，圍觀者一片叫好，這金花兒血還是真多，噴出去處處有一丈多遠，甚至噴到了馬倩兒和穆陽的身上，穆陽嚇得嗷嗷直叫，結果被衙役一個嘴巴打過來，嗚嗚的在那低聲飲泣。



有人上了一顆白樺樹，把人頭用繩子掛了上去，金花兒還是那麼美麗，只是纖細的脖子處，那血紅色的斷口還不斷的往外流著血。



金花的綁繩被解開，仰面躺在地上，那小腹居然還有起伏，看著那濃濃的陰毛，和這美麗雪白的身體上的鮮血，王六忽然有種衝動，想上去在干一炮！



可是他還是沒有，他咬咬牙，老子是劊子手，怎麼能這樣，想奸屍鄰村新娶的謝家媳婦不錯，等完了事偷偷去了先姦後殺，再奸再殺豈不痛快！



「吭~吭~~」大刀砍到了金花兒的大腿內側，血肉外翻，這大刀也是鋒利，三下子就把這大腿剁了下來，有人用鉤子夠穿了腳踝，把大腿掛了上去，然後是另外一個大腿，然後是雙臂。



王六嚥了嚥口水，女人他玩的多了，不過這女人的胸脯還真是大，而且形狀還這麼好！



「唰~」他也沒客氣，直接把刀子扎進去，幾下便把這兩個大奶子切了下來，奶子裡邊黃黃的，全是脂肪，有人同樣拿來了兩個鉤子鉤了掛了上去。



最後是開膛，這金花兒肚子裡全是黃油，裝了滿滿的一籮筐，籮筐掉在了樹上，腸子和脂肪還順著籮筐的縫隙流到外邊，看上去好不恐怖。



「哇~~」穆陽吐了。



她已經嚇得渾身發軟，想想自己一會兒便要被活活的挖出內臟，自己如何不怕：「冤枉啊，老爺，老爺，不要殺我！！」。



「啪啪~~」又是兩個巴掌打在臉上，那清秀的小臉慢上變得紅腫起來，連一個牙齒都打落下來。



「叫什麼叫，還吐，一會你肚囊裡的東西也這樣，被拉出來和畜生的沒什麼分別，有什麼好吐的，賤貨。」一個衙役罵道。



很快金花兒的軀幹也被吊了上去，那大腿軀幹手臂就這樣掛在沒了葉子的白樺樹上，道像是肉鋪中出賣的鮮肉，只是這些人暫時還沒人可買。





2、開膛之刑



「好了，犯婦穆陽，開膛，行刑。」縣太爺看著這慘叫的穆陽，顯然是見得多了，也沒什麼表情，就把令牌扔了下去。



「不！！！」



穆陽慘叫著，掙扎著，可是還是被人拉了上，撕去了囚衣，穆陽比金花兒矮一些，身材勻稱，也是小腹微凸，陰毛不多，被兩個衙役拉到了另外一個白樺樹下，兩節繩子被從樹上順了下來，衙役把她的兩個手掉了上去，正好讓穆陽雙腳離地。



有人拿了一個破柳樹條編製的籮筐，放到了穆陽身下，顯然這是裝內臟用的。



王六這次拿的是個普通的割麥子用的鐮刀，只是這鐮刀刀尖和刀刃都磨的很鋒利，刀身也很細。



穆陽嘴角還流著鮮血，看著過來的王六：「別，別，老爺，我……我怕疼，斬首可以嗎，斬首，像金姐姐那樣！嗚嗚，別別，別別！！」



穆陽慘叫著，兩個衙役抓住她的兩個腳腕向兩邊拉著，讓她的陰戶和肛門漏了出來，因為金花兒的幫忙，穆陽和馬青兒都沒本人強暴，穆陽感覺臉上一熱，自己還是個黃花大姑娘那裡把下邊給這麼多人看過，可是馬上死亡的恐懼佔據了她的一切。



馬六把鐮刀的刀尖對準了她的下身，這種行刑他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也就是這三個女人比較好看，不如他覺得和殺豬殺牛沒什麼區別。



「姑娘，是選前邊孔入刀還是後邊孔入刀，行刑之時需要蒙住雙眼不？」馬六平淡的說道。



「不~~我不想死！~~」穆陽瘋狂的掙扎著，馬六搖搖頭，把鐮刀刀尖頂在了穆陽的肛門上，雙手用力便準備把鐮刀插進去。



「前邊，前邊，嗚嗚，前邊！蒙住我的眼睛好嗎？我好怕！！嗚嗚嗚~~~~」穆陽哭叫道，其實她只是想晚點死，哪怕晚這麼一點點也好，她其實早已經後悔，如果當初直接給人家做妾該有多好，也不用如此像畜生一樣被人剖腹挖腸了。



有人拿來一塊白布，蒙住了她的眼睛，王六把刀尖頂在了姑娘的陰戶處，雖然雙腿拉開，可是因為是處女的原因，那小穴還是羞羞的閉著，刀尖一推，一絲鮮血流出，那代表著處女的肉膜破開。



「啊~~~」穆陽殺豬一樣的慘叫！



「後邊，從後邊好嗎？不要從這裡扎進去！」



可是王六根本沒停頓，用力一推，整個刀身都進入了穆陽的陰道，只露出了長長的鐮刀刀柄在穆陽的下身外邊。



「……」穆陽身子一挺，雙腿繃得直直的，她看不到，如果剛才只是下身撕裂的痛苦的話，現在就是整個身體都被撕開一樣。



「唰~~」王六向外一拉，穆陽身子又是一挺，雙手已經抓出了鮮血，刀子切開了她的陰道，切開了她微微凸起的小腹。



那裡出現了一個一尺長的口子，鮮血混著黃色的脂肪，還有不知道是子宮還是膀胱的東西和青色的大腸一起掛在穆陽的兩腿之間。



「啊~~~」



「好！！！」伴隨著，穆陽的慘叫，下邊一片歡呼，很多男人都嚥著口水，這年月兵荒馬亂，很多人連老婆都娶不上，更別說這麼標緻的女人了，所以很多男人都是趕了一天甚至幾天的路從外地趕來，現在下邊已經濕的一塌糊塗。



馬六又把鐮刀從那恐怖刀口下邊伸了進去，肚皮外翻，內臟橫流，散發的血腥味讓所有人都興奮起來，也許這就是人性的殘忍，甚至年輕的姑娘也目不轉睛的看著，因為只要上邊被剖開肚子的不是自己，便沒有人會關心太多。



穆陽不停的晃著腦袋，身體抖成了一團，刀子又進來了，她感覺到了，那刀子好涼好涼，猛然她把綁著自己眼睛的白布弄掉了，她看到那鐮刀又從自己的肚子裡邊拉出啦，帶出了一切青色的大腸，掉進了下邊的籮筐。



自己的肚皮被切開，腸子流了出來，已經流到了下邊的籮筐裡，她忽然發現自己的內臟其實和畜生的一樣，黃色的脂肪很多，自己的肚皮也很厚，又是一刀，刀子切到了心口，不過這時候她好像感覺不到痛了。



王六把手伸進了她的肚子，把內臟一股腦的拉了出來，都掉進了籮筐，內臟不是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她也不停的嘔吐的鮮血和污物。



不一會，內臟裝了滿滿的一筐，鏈接自己身體的內臟被用刀子切斷，斷了的腸子還流出惡臭的糞便，膀胱也漏了。



她看到了黃色尿液，原來自己肚子裡邊的東西這麼多，有些自己都叫不上名字，籮筐滿滿被吊在了樹上，不時還有糞便和鮮血流下來。



穆陽被放了下來，從小便到心口一個個大大的口子，可以看到裡邊沒了內臟的盆腔，腹腔和胸前，她臉色慘白，可是卻沒有死，只是她這時候已經像一團泥一樣坐在那裡，有人用鉤子鉤穿了她的兩個乳房，然後拉動樹上的繩子。



就這樣她被吊了起來，就靠著兩個乳房被吊上了白樺樹，鮮血從她空空的肚子裡流出來，順著兩條美腿流到了地上，她看著天空，知道這是最後一眼了，她聽到繩子因為承受自己體重的原因發出咯咯的聲響。



最後她聽到了縣太爺，開始宣判馬青兒腰斬了，她笑了笑，看樣子我們姐妹三個很快就要再次相見了，只不過是黃泉路上。





3、穿刺腰斬



馬青兒被除去了衣衫，跪在了那個刑台邊上，她看看掛著金花兒的那棵白樺樹，金花兒的人頭滿是鮮血，可是卻能看出來好像是安享睡去的美人，四肢軀幹被吊在那裡也很美，雖然是秋日，裝內臟的籮筐裡居然還有三兩隻蒼蠅在享受著美食。



而穆陽則是像飛天的燕子，只是肚子空空的，雙眼半睜看著天空，只是不知道是死是活，兩棵屬下滿是鮮血，她又看看不遠的第三棵白樺樹，也許一會自己會被掛上那棵吧。



「用蒙雙眼不？馬才女。」王六問道。



「不必了，呵呵，馬上要變成一堆死肉了，還那來的才女。」馬倩兒笑著說道。



她看到有人拿來一根一人多高的木棍，這木棍小孩手臂粗細，一頭帶著鋒利的銳尖，顯然是有人剛剛從樺樹林裡找的小樺樹砍成的木桿，馬青兒知道這是要捅進自己身體的。



這招也是縣太爺發明的，她以前還往京城寫過信，說縣太爺濫用酷刑，也說過縣太爺用樺木桿穿刺女人身體，沒想到今天居然輪到了自己，也許自己寫的信縣太爺已經看過，所以才給自己頂個腰斬，而樺南城的腰斬，是先要樺木穿身的！



馬倩兒大字的趴在了行刑台上，身下黏糊糊的，全是金花兒流線的鮮血和碎肉，她的雙腿被分開，四個衙役按住她的四肢，一個衙役把她露出的陰戶分開，好讓樺木桿可以順利的捅進去。



其實也可以選肛門的，但是馬倩兒沒有想換，自己沒做過那種事情，那就臨死前變成女人吧。



「酷吏，你不怕有一天你也死在這種酷刑之下嗎？」馬倩看著笑嘻嘻看著自己的縣令說道。



「哈哈，馬才女，無論在下怎麼死，你是看不到了，一路走好。」縣令笑著說道。



「嗯~~」馬倩兒一聲悶哼，感覺下身一陣劇痛，那樺木桿已經捅了進來，直接捅破了她的處女膜。



同時她一張嘴，有人給她灌了一碗湯，這是人參湯，馬倩兒笑了笑，這縣令還真肯給自己下血本。



「師爺，你說我的安排怎麼樣。」縣令對著邊上的師爺問道。



「嘿嘿，老爺英明，這馬才女，身材纖細，腰肢如柳，正是腰斬的好材料啊，嘿嘿，而且她肉質不錯，不如弄掉肉下來給老爺下酒？」師爺說道。



「哈哈，還是師爺懂我，那穆陽丫頭小腹微凸，正是剖開才好看，行，一會弄完之後把這三個女人的舌頭給老爺割下來，炒上一盤便可以了。」



「好勒！」



「啊！！」說話間，馬青兒一聲慘叫，木棍已經捅破了陰道和子宮，捅進了她的腹腔，那小小的小穴早已經被撕開，鮮血順著木棍嘩嘩的流著，白色的樺木桿變成了鮮紅色，馬倩兒痛苦渾身發抖。



她能聽到那木棍扎破身體的聲音，聽到子宮被撕裂的聲音，已經內臟被擠到兩邊的咕咕聲，這木棍比一般行刑之時的木棍粗一點，可是馬六不怕，他有的是力氣，而且這個木棍前段比較尖，應該可以穿透這女人的身體的。



「嘿~」王六一用力，馬倩兒已經不成樣子的小穴向內一緊，木棍又近了半尺，馬倩兒感覺木棍已經頂到了自己的胃部。



「哇~~」帶著血沫，馬倩兒吐了，她真希望自己暈死過去，可惜，沒有，那種身體裡插進木棍的感覺真是讓她痛不欲生，硬硬的，涼涼的，說不出的難受。



「咕嚕~~」王六見馬倩兒沒有太大聲的慘叫居然攪動了木棍。



「啊~！！！」內臟攪動，下陰撕裂，馬倩兒發出了絕望的慘叫，圍觀者則發出陣陣歡呼，就如同看著一場盛大的表演，鮮血順著那撕開的陰戶流了一地。



「癡~~~」木棍繼續向前，穿過了胸腔，馬倩兒暈了過去，可是很快被人用水澆醒，她感覺到木棍繼續向前，向前，就這麼穿透自己的身體，那白樺木上還有毛刺，帶著自己已經撕開的陰道和內臟讓她感到陣陣無法忍受的劇痛。



她想蜷縮起來，可是木棍卻讓她繃直，她感覺所有內臟都被穿透了一樣！



其實人的腸子是很滑的，木棍過處，腸子會分開，可是裡邊的脂肪不會，鏈接腸子的脂肪會被生生撕開，然後毛刺劃破內臟，讓人痛不欲生，往往這種穿刺不到一半人就會痛死，可是馬倩兒喝了人參湯，她想死，卻死不了。



清晰的聽到和感受到木棍在身體裡穿行，她知道木棍已經過了胸前，很快，她看到了頸窩這裡出現一個圓圓的大包，這是木棍的前段，她知道自己馬上就被刺穿了，沒想到自己就這樣被刺穿了身體，她忽然有些解脫。



地上滿是鮮血和鮮血混著的白樺葉子，一個腰肢纖細的女子被一個白樺木從下陰穿到了頸窩，又一聲慘叫，那白樺木帶著鮮血碎肉從馬倩兒的頸窩穿了出來，而且沒有停止一直到出來的部分有一尺多長才結束。



這一尺多長，馬倩兒喊得死去活來，她身子抽搐著，也許如十八層地獄也不過如此吧。



馬倩兒身子顫抖著，她筆直的雙腿緊緊的夾著木棍，好像這樣可以減輕她的痛苦，幾個衙役已經鬆了手，被木棍穿透身體的女人當然跑不了。



所以他們鬆了手，馬倩兒的雙手緊緊的抓住地面的雜草，緊緊的，讓拳頭已經發白，她滿臉淚水，看著脖子下邊的血紅木棍，她忽然覺得自己甚至連個畜生都不如，即便是豬羊死的時候那一刀下去也是一個痛快啊。



王六拿過了大刀，吐了兩口口水，在自己手上，一隻腳踩住了馬倩兒的屁股，高高舉起大刀，對著這女人腰部就剁了下去，「坑，」刀躲進去了半尺深。



「啊！！」一聲慘哼，馬倩兒覺得自己的下身一下子沒了感覺，因為她的脊椎被剁開，露出了裡邊白森森的骨頭，如果細細看來，還會看到灰紅的骨髓順著那圓口流了出來。



又一刀下來，帶著樺木棍和腸子剁開了馬倩兒腰部的三份之二，馬倩兒身體呈直角了，她看到了自己的下身，看到了那被撕開的陰戶，腰部只有一些腸子要有肚皮鏈接著。



「吭~」最後一刀下來，剁開了她的肚皮，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這一刀正好把她深深的肚臍一分為二。



她的身體斷了，王六照著她的小肚子就是一腳，鮮血從因為擠壓從陰部噴出老遠，下身一轉，馬倩兒看自己的下身更清楚了。



原來自己的下身也是這麼好看，一條人魚線從肚臍一直延伸到下邊不多的陰毛處，小穴雖然被撕開，可是還是那麼粉嫩，就連自己的菊花也是那麼好看。



可惜，自己的情郎還沒找到，自己就變成了這幅摸樣。



腰斬後人不能馬上死，馬倩兒已經不能慘叫了，她痛苦的呻吟著，。



這時候有人過來用鉤子鉤她的胸部，馬倩兒的胸不大，兩個鉤子也從她的兩個胸脯的根部穿了過去，可是剛剛掛上去，或許是那裡肉太嫩的原因，胸脯撕開了，馬倩兒掉了下來，最後衙役用繩子套住她的脖子掉了上去。



腹腔的腸子被腰斬斬斷，從斷開的腰部一直流到地上，而馬倩兒的下身，鉤子則是從她的肛門插進入，從小腹出來，就這麼掛了起來，馬倩兒雙腿倒掛分開，說不出的羞人，那搓小毛早已經被獻血混成了一綹，上邊還有黑色的泥土。



馬倩慢慢閉上了眼睛，不管是羞辱，還是虐殺，總算結束了，她要和姐妹們黃泉相見了。



最後她看到有人拉出並切去了自己的舌頭，她聽說過縣太爺愛吃女人舌頭，還知道，掛在樺樹上的年輕女人肉是過不了三天的。



因為，滿天下都是饑民，只要不把罪犯的骨頭拿走，上來片些肉帶走，是沒有官兵會管的，所以掛在城西的年輕女人身體，很快就會變成骨架。



她不知道自己會成為那個乞丐的腹中之餐，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味道，她只知道自己不想死，但是卻死的很慘。





4、美人可食



夜幕降臨，圓月掛上枝頭，三個女人的身體已經不成樣子的掛在了樺樹上，地上的鮮血已經變干，只是偶爾有血水會從那屍塊上掉到地上，這時候一個身材瘦小的男子從黑暗中爬到樹上，他選的是金花兒。



他抱住了金花兒的軀幹，用一把刀子慢慢切下金花兒的屁股，然後有切下金花兒大腿，這時候有官兵喊來，畢竟女犯屍體才掛上一天，一般都是第二夜才默許別人來偷，可是這小子第一晚上就來了，豈不可恨，不懂規矩。



黑瘦少年跑了，跑回自己的窩裡，弄了破鍋煮了起來。



「媽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馬小虎差了什麼，縣老爺吃我姐姐的舌頭，我連屁股也不能吃啊！



這金花兒老子當年也上過，那叫一個好，可是著急，沒把小穴切下來，哎，老姐也是，收什麼髒銀啊，嗯，別說這金花兒的肉還很好吃。」



少年說著，肉已經熟了，便狼吞虎嚥起來。



第二日又有慕名而來的人在樹下觀看，雖然他們沒有見到行刑，可是看看掛在樹上的美人也是一種美事。



看看大開堂的豆腐西施穆陽，看看被腰斬內臟流了一地的馬才女，看看樺南城的紅牌金花兒的大屁股，大奶子，可惜金花兒的屁股被人切了，惹得不少人一頓亂罵。



其中的少年只是撇撇嘴，但是沒說什麼，他也在看，原來自己的姐姐身材也是這麼好，入夜，城西一下子熱鬧起來，從偷變成了搶，大家上樹拉下屍體，然後瘋狂搶奪，不久城西飄出陣陣肉香，官兵沒辦法，告訴大家把骨頭留下。



馬小虎如願搶到了金花兒的屁股，他還最後幹了一次，同時他還打了想操自己姐姐的人，可是自己被人打了，姐姐還是被破了菊花，至於小穴，和穆陽一樣，都不成了樣子。



這些人都很是很會吃的人，金花兒肉多事被清蒸了，而馬倩兒多是被烤了，至於豆腐西施，則是有人白日去她家裡買了些豆腐，和著豆腐一起燉了，據說非常好吃。



第二日，三個美人變成了三堆白骨，被整齊的擺在三棵樹下，甚至籮筐裡的內臟也不知道了去向，只有地上黑黑的鮮血和骨頭上的刀痕還證明，有三個美麗的女子，慘死並在這裡被分食。






刑場之白樺樹下（續）







作者：小墨





（答應幾個好友的窒息斷足親友情節總算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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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話說紅顏薄命，此話一點不假，特別是戰亂年代的女性。這不，樺南城的縣令本想買官安度晚年，可誰承想這官還沒做幾年，便被人查了，說是濫殺無辜，最後落個滿門抄斬的下場。



這縣令姓秦名可，最可憐的便是他那些姨太太們了，新來的縣令也是一個情趣中人，據說也姓秦，他把所有男性死囚全部送到北城外的亂墳崗斬了，讓野狗分食，而女性死囚，特別是年輕的女性死囚則是繼續在西城外殘殺，然後掛上邊上的白樺樹。



又是白樺樹下，又是無數慕名而來的前來圍觀，又是那張八仙桌，只是八仙桌子後邊坐的是新的縣令，而原來的縣令早已經在昨天見了閻王，新來的縣令邊上的師爺居然沒有換，在師爺的邊上也跪了兩個女子，一個圓臉體態微胖，一個則是身材勻稱，兩人都是長髮披肩，穿著普通的灰白色死囚服。



而白樺樹下，又是一下手起刀落，一個美麗的人頭飛落，掉進了不遠的血水坑中，然後有人把還在掙扎的女屍掛在樹上，人頭也掛了上去，已經落光了葉子的白樺樹上邊滿是搖擺的屍體和或猙獰或安詳的人頭，讓人說不出來是美麗還是恐怖。



「秦英，你個畜生，你殺你哥哥全家，你不得好死！」



一個美麗的少婦破口大罵道，這是秦可的十姨太太，據說和秦可還有些表親，長的很是好看。



那個秦英，看看已經被脫光衣服按到了木墩上的少婦，這人她認識，叫做陳傑，是自己的一個遠方表妹。



「呵呵，陳妹妹，妳如何不說他秦可私吞我的一筆生意，還殺了我全家，我那還有身孕的老婆，就那樣被他開膛破腹了，我的大女兒甚至被他下了油鍋，妳問問阿麗，妳問問小雪，他該不該死，妳們該不該死，妳們都知道他要殺我，我不怪妳們，嘿嘿，可是妳們卻眼睜睜的看著我的妻子孩子被虐殺，難道妳們就不覺得羞恥嗎？！哼，如果不是阿麗求情，妳們以為妳們只是斬首這麼簡單嗎？好啦，我該說的也都說完，砍了！」秦英冷冷的說道。



「卡嚓！」



那少婦剛想說些什麼，人頭已經飛出去老遠，風韻的屍體已經撲到在地，身體抽搐，血流滿地了，最後也被掛上了樹梢。



「十姨，嗚嗚……舅舅，別殺我好嗎？」



那個身材勻稱的少女在低聲飲泣，十姨對自己最好了，昨日自己的母親被殺，今日十姨也死了，想想一會自己也會香消玉損，怎麼能不讓她哭泣呢。



「哼，舅舅？當日妳妹妹被下了油鍋，聽說妳還吃了她的一個腳，叫我舅舅，我倒是要問問妳，妳妹妹的腳好不好吃啊？！」



秦英捏著葛雪的小嘴說道，葛雪早已經嚇得渾身癱軟，嚇得一句也說不出來。



這時候有人過來把她拉到了不遠的一個白樺樹下，葛雪知道，自己那個妹妹就是在這裡被自己的另外一個舅舅下了油鍋，樹下已經放好了一個靈牌：「愛女秦又妮之位。」







二、絞殺、斷足、烹飪







葛雪看到有人拿來也三尺白綾，她想起了秦又妮的慘死，想起了那美味的玉足，媽媽說吃了那隻腳自己會變得好看，媽媽是對的，自己確實變得好看了。



有人脫去了葛雪的衣服，她正低頭看著自己完美的身體，那身體好完美，雪白柔嫩，她忽然想到自己的腳也一定很好吃，一定很嫩，因為自己很少走路，甚至連出門都有奴僕背著。



秋風很冷，她凍了一個哆嗦，這時候有人把白綾已經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這白綾可是上好的杭州絲綢，滑滑的，軟軟的，本來舅舅是要像秦麗姐姐一樣活活祭祀了自己，還好後來姐姐求情，才同意先勒死自己，秦麗姐姐替自己去祭祀。



白綾慢慢的收緊，這白綾在她的脖子上環了一圈，最後兩頭又兩個壯漢拉著，而葛雪則是一直保持著靜靜的跪著的狀態，她是那麼美麗，讓很多圍觀的人都看的癡了，葛雪一直有這個自信，她相信所有的男人都會被自己的女色迷倒。



「咯咯，咯咯」繩子收緊，她感覺自己的呼吸開始困難了，她想伸手去拉那白綾，可是手碰到了白綾，白綾卻拉的越來越緊。



「啊……啊……」



葛雪感覺眼前陣陣發黑，她那纖細的小手開始盲目的抓著那白綾，而眼睛也開始上翻，她覺得自己的脖子要斷了一樣。



那白綾已經深深的陷進葛雪的脖子，讓葛雪本就修長的脖子顯得更長，只是那脖子上邊和臉部，因為充血已經變得粉紅起來，就像是喝醉了美酒的少女。



葛雪再也無法保持淑女的形象了，她想站起來，可是卻不能，她本能的開始掙扎，下邊的私處若隱若現，圍觀的人們發出陣陣噓聲，葛雪確實美麗，可是有些人卻覺得如此勒死，才是最美麗的。



葛雪的舌頭伸了出來，因為頭部充血的原因她感覺頭痛欲裂，她張著大大的嘴巴，那纖細的舌頭是那麼柔美，無數男人會想著這美麗的舌頭如果遊走自己的全身，該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



葛雪的眼睛也開始充血，外凸，她想說話，想讓舅舅斬了自己的腦袋，可是不行，白綾越來越緊，她已經感覺到自己生命在流逝了。



「咯咯……咯咯……」



這催命的聲音還在發生，葛雪扭動著自己完美的身軀，好像這樣可以減輕自己的痛苦，不過誰都可以看出，她快結束了，那最後的扭動倒是像欲女的醉舞。



葛雪已經弄渾身是土了，舌頭伸出老長，最後葛雪美麗的身子不再扭動，慢慢的軟了下來。



「咯�……」



一聲骨裂的聲音，那美麗的人頭不自然的向邊上一歪，這是頸骨被勒斷的原因，兩個大漢鬆了手，葛雪如同爛泥一樣堆在了地上，腦袋以不可能的姿勢歪到了一邊。



一個大漢抓住了她的秀髮，然後把刀子在她的脖子上一抹，因為她剛剛死去的原因，血還是噴了出來，下刀子的地方正是頸骨斷開的地方，所以幾下子這顆美人頭就割了下來，斷口處還可以看到碎骨。



人頭被放到了一邊，然後大漢抓起了葛雪的小腳，這小腳本就不大，再因為死亡前的抽搐，五個腳趾緊緊並在一起，讓這個小腳像極了白色的 藕段。



刀子在腳腕處輕輕的劃過，然後挑斷腳筋，刀尖在骨縫裡一撬，那小腳便掉了下來，早已經有人拿了銀盤子接了，然後是另一隻，葛雪的小手則是緊緊的握著拳頭，刀鋒遊走，那兩隻小手也離開了主人。



那刀子好像有了靈魂，在金屬劃過鮮嫩皮膚的絲絲聲中，切下了姑娘的乳房，剖開了姑娘的肚子，然後輕鬆的把姑娘變成了一堆肉。



看看表妹變成了一堆肉，秦麗只是笑了笑，她不同意父親殘殺妹妹秦又妮，可是父親做了，她不同意父親當官，父親做了，她不同意父親虐殺婦女，父親做了，父親沒有兒子，父親最喜歡自己，雖然這些都是父親做的，可是她還要替父親還債。



本來叔叔是要祭祀葛雪的，最後她出來求情，叔叔便同意了用自己來祭祀妹妹，只是給葛雪一個絞殺。



「馬六叔叔的刀法還是如此的好，聽說馬叔叔把被殺的女子叫做小母牛，只是不知道馬六叔叔肢解了你主子家的小母牛會是什麼感覺，如果不是我要祭祀又妮妹妹，阿麗我倒是想嘗嘗被馬六叔叔活活開膛肢解的感覺。」秦麗看著被慢慢肢解的葛雪說道。



「呵呵，小姐何必取笑我，我馬六是個粗人，我只知道如果我不按上邊的意思辦，我的一家老小就會有同樣的下場，還望小姐海涵。」



馬六說著，把葛雪圓圓屁股上最後一絲與盆骨的鏈接剃斷，兩個小小的屁股沒了盆骨的承托變得更加柔軟，好像是兩塊圓圓的豆腐，和兩個圓圓的乳房放到了一起也算是絕配。



葛雪死了，變成了一堆整齊的白骨和一堆整齊的肉，骨肉和肉放在一起，肉倒相似白色的骨頭脫下來的衣服，那白色的骨頭上只有少量的一點點肉丁，這足以顯現了馬六刀法的驚贊。







三、祭祀





一個穿著紅色喇嘛服的人圍著那堆肉和白骨轉了一圈，不住點頭：「馬先生的刀法果然一流，既然如此，本人就獻醜了，來，上祭臺。」



說話間一個長約兩米高一米寬兩尺的方台被搬了上來，方台上邊鋪著一塊白布。



「秦小姐，請！」



喇嘛也不囉嗦，向著秦麗說道，並遞給了秦麗一碗液體。



秦麗笑了笑，接過碗來，一飲而盡，她知道這碗裡是一種腳叫做鈍牧蛙的蛙類油脂煉製而成的，可以讓人短時間內行動遲緩，但是卻不容易死去，這可是戰場上的良藥，如果沒有醫生，受傷的人喝下這個，便有機會等人來救了。只是今天自己喝下這藥，卻只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痛苦。



秦麗走到了方台邊上，然後除去自己的衣裳，靜靜的躺在了方台之上。



「阿麗！如果妳後悔…叔叔…叔叔可以繞了妳。」



看到秦麗躺到了那個祭臺上邊，秦英忍不住說道，他知道這個丫頭其實很善良，當初也極力救過秦又妮，只是有人說被下了油鍋的人會入十八層地獄，受盡磨難才會投胎，只有用鮮活姑娘來祭祀才會讓其安息，早日轉世，秦英自然知道這個喇嘛也不過是個江湖騙子，可是他沒辦法，他甚至有些麻木，好像只有血腥和殘忍才會讓他忘記 痛苦。



秦麗笑了笑：「謝謝叔叔，其實阿麗也很希望這樣，這白樺樹下不知道死了多少姐妹，利刃入腹，到底是種什麼感覺，身體分離，美麗是否還存在，阿麗想看看，另外阿麗也想又妮妹妹了，她怕黑，我想下去陪她。」



秦英看看秦麗，最後擺了擺手，那喇嘛則是讓四人按住秦麗的四肢，然偶開始唸唸有詞的念起經來，大概意思不過是「獻祭的少女是聖潔的，所以身上的每一個部分都不會浪費！」



最後有人拿來了一個銀盆，銀盆裡邊是一個尖尖的牛角彎刀，和一個一尺多長的銀管，銀管一頭帶著長尖，他把銀管的長尖對準了秦麗的頸窩，然後慢慢的插進了去。



秦麗感覺頸窩一痛，然後是冰冷的物體進入自己的身體，秦麗知道這是放血，只是有些被吃的女人放血用的是刀子，自己用的是管子罷了。



那銀管的另一頭是一個精緻的鳥頭，管子插到了根部，秦麗身子微微一挺，鮮血順著鳥口流入下邊的銀盆，發出咚咚的聲音，很是好聽。



秦麗感覺自己越來越冷了，喇嘛開始捏開了她的口，然後抓住了她的舌頭，秦麗的舌頭很長，粉粉的，舌頭被拉出讓她發出嗯嗯的聲音。



「刷」鮮血順著她的嘴角流出，那美麗的舌頭到了喇嘛的手中。



秦麗慘哼一聲，差點暈了過去，可惜沒有，然後喇嘛拿出了兩個銀針，慢慢的扎進了秦麗的耳朵，兩履鮮血順著她的耳孔流出，秦麗感覺這世界一下子靜了，好像只有自己。



喇嘛又開始唸經，說：「切去你的舌頭不讓妳述說讒言，刺穿妳的耳朵不讓妳聽到天堂的召喚，只留下雙眼讓妳看到無盡的痛苦。」



喇嘛抓住了秦麗的左乳，他祭祀過很多女人，可是這個女人的乳房是這麼的圓潤，算是極品中的極品了，他看看這個女孩痛苦中帶有平靜的眼神，他笑了笑，用力拉起乳房，刀子貼著肋骨切了下去。



秦麗痛的渾身顫抖，喇嘛忽然感到了一種興奮，對，是興奮，這種把聖潔毀滅的興奮，乳房被連切帶撕的切了下來，然後他有同樣殘忍的切下了另外一個，秦麗暈了過去，可是一根銀針插入了她的頭頂，她又醒了過來。



那對美麗的雄峰不見了，剩下的是兩個巨大的血窟窿，插在她脖子裡的銀管已經不出多少血了，秦麗感覺越來越冷。



那銀色的彎刀放到了秦麗的恥骨上邊，然後輕輕的一壓，向著上腹一拉，刀子切開了陰毛，切開了小腹，切開了那深深的臍孔，一直切到了秦麗的粉頸處，肉皮外翻，露出了裡邊黃色的脂肪。



秦麗愣愣的看著這一切，她發現這並不怎麼痛，刀子切開肚子腸子應該出來啊，可是為什麼沒有？



這時候她見到了喇嘛把彎刀放入口中，跳上了祭臺，雙手四指併攏，狠狠的從自己臍孔處的刀口插了進去。



「喝……」



秦麗聽不到，但是卻能感受到手伸進腹腔撕開肚臍的聲音，她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她握緊了雙拳，等待著等待了很久的時刻。



「嘶…」



「啊……」



一聲緞子撕裂的聲音，一聲柔弱的呻吟，這個善良的女子的腹腔被人狠狠的撕開，一個巨大的口子，讓一直躲在溫暖的腹部中的內臟全部展現了出來。



人們發出一陣歡呼，雖然這個身材微胖的美女很善良，但是他們看到這種場面還是無比的興奮。



秦麗渾身抽搐，可是她還是低下了頭，她看到了，刀口從自己的會陰一直到自己的心口，那青色的大腸和粉色的小腸還冒著熱氣，因為自己的抽搐它們居然在蠕動，自己的脂肪很多，肚皮很厚。



記得十娘說自己小時候很喜歡吃人油炸出來的麵點，自己這麼胖，一肚子油一定會做出很多好吃的了。



因為血已經放光，所以腹腔裡沒有血，一切看的那麼清楚，喇嘛把刀子壓在了秦麗的恥骨上，用力一下，「蹦…」恥骨直接切開。



這時候的秦麗已經沒了痛苦的反應，只是偶爾抽搐一下，證明她還活著，喇嘛用力壓住秦麗胯部兩邊的大腿，用力一壓。



「嘎巴」她的盆骨居然被掰開，讓這個美女如同青蛙一樣平躺在祭臺上，然後喇嘛切下秦麗的外陰，撕下陰道和子宮叮囑了下邊人些什麼便把子宮交了過去，然後細細的拿出秦麗的大網膜，甚至大腸上的脂肪也細細的撕下來，秦麗好像感覺不到痛，但是又好想能，她看著自己像其她女孩子一樣被挖出內臟，心裡卻有種滿足感，如果生命可以再來一次該有多好。



喇嘛切下她的肛門，然後拉出大腸，小腸，胃。



秦麗靜靜的躺著，忽然感覺自己像是被下人服侍沐浴一樣，只是沐浴時候清洗的是自己身體的表面，而這次清晰的是自己身體內部的每個部位。



自己的小腳被切了下來，一對放在那裡，紅紅的，粉粉的，嫩嫩的，自己的小腳一定好吃！



然後她看到了自己的一雙小手也擺了過去，她感受到了刀子在切自己的大腿根部，那裡和小穴一樣都是女孩子最聖潔的地方，只是現在，在刀子下邊，一切聖潔都是烏有。



她看到了自己的小腿，大腿，上臂，手腕，她好想看看自己現在的樣子，彎刀切進了她的脖子，她的脖子很細，皮膚很嫩，只一下就見了骨頭，然後刀子切進了骨縫，這倒是讓秦麗覺得自己在這喇嘛眼中是不是只是個骷髏，為何一下子就切了進去。



她感覺身子一輕，她看到了祭臺，看到了祭臺上已經沒有任何女性特徵的軀幹，血淋淋的躺在那裡，她忽然意識到了那是自己，因為那軀幹皮膚很白，她最後看到的是叔叔的眼淚，可是她知道，這個世界最不值錢的便是眼淚！



美味陣陣香氣襲來，原來馬六已經把葛雪的肉燉了起來，這喇嘛的刀法也不下於馬六，很快便把秦麗身上的骨頭剃掉，特別是那沒了骨頭的臀部肉，實在讓他忍不住從姑娘的屁股溝中間切開，讓這兩個圓圓的屁股分開，這也算是破壞美麗的天性吧。



老百姓開始排隊領肉，兩個美人頭被放到了她們的姐妹的靈牌前，而她們的肉在百姓的稱讚聲中進了人們的肚子。



秦英面前擺著的是四個美麗的小腳，和四隻纖細的小手，這小腳和小手的死皮都被人用熱水湯去，再放上薑絲、蔥絲、蒜末和一些醬料好好這麼一蒸，可是難得的美味，最特別的是一個紅色的肉葫蘆，這是秦麗的，裡邊放了一種叫做雪晶魚的魚籽蒸的，一起吃起來可是大補。



秦英慢慢的享受著美味，這些都是自己的親人，可是他還是都吃了，看著盤子中最後剩下的纖細的骨頭，他苦笑了一下，原來自己還是如此，快過年了，看樣子得讓師爺多給自己找一個食物來。



遠方的一個大鍋中發出吱吱的聲音，這是喇嘛在煉兩個女孩子的人油，特別是秦麗的，可算是極品中的極品！



而他的弟子們則在灌血腸，切五花肉，那五花肉還有一塊帶著一個深深的美麗的臍孔，只是這臍孔只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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